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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海同寒食：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

刘 全 波　 　 　 朱 国 立

　 　 摘　 要：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界在寒食节期间给寺院属民放假三日、发放节料，还开展祭拜、修园、交游、设乐踏

歌等节俗活动，节庆氛围几与俗世无异。 佛教本具出世特色，寒食则以纪念祖先和表达孝思为核心，因而敦煌佛教

寺院寒食节活动的开展无疑内涵着佛教经典、义理、世界图式与中国古代传统思想文化的脉脉相通，同时展现了中

华礼乐文明对佛教的影响，见证了佛教融入中华礼乐文明体系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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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界关于寒食节的论著极多①，“寒食上墓”的
节俗源远流长，唐玄宗时期，寒食节被编入国家礼

典，成为重要的官方节日。 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梳理，
可以发现，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界也开展寒食节活动，
僧尼广泛参与，节庆氛围几与俗世无异。 佛教本具

出世特点，而寒食节则以纪念祖先和表达孝思为核

心，因而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活动无疑是特别

值得关注的。

一、唐宋时期寒食节在敦煌的流行

王冷然《寒食篇》载：“天运四时成一年，八节相

迎尽可怜。 秋贵重阳冬贵腊，不如寒食在春前。” ［１］

寒食节形成历史久远，到了唐代更受民众喜爱，形成

了“普天皆灭焰，匝地尽藏烟” “四海同寒食”的局

面。 敦煌虽地处西陲，但唐宋时期其节日文化与中

原地区关系密切，尤其是从节日体系和名目来看，敦
煌承袭了中原文化的诸多传统，寒食节也在这一地

区得到了赓延与发展。 敦煌文献 Ｓ．１３６６《归义军衙

内面油破用历》载：“廿七日寒食坐（座）设用，细供

一千五百八分，胡饼二千九百一十四枚。”“油五升，

贴蒸饼面四石。” ［２］２８５敦煌研究院藏《归义军衙内

酒破历》中则保留了寒食节活动用酒的情况：“十九

日，寒食座设酒三瓮， 支十乡里正纳球场酒半

瓮。” ［２］２７１可见，归义军时期因为寒食节举行过两

次座设活动，其中一次仅胡饼就要消耗近三千枚，贴
蒸饼面更是达四石之多，另一次用酒达三瓮，足见此

时敦煌寒食节活动之盛。 另外，从“酒破历”还能够

得知，此时敦煌的寒食节还流行“蹴球” ［３］ ，由此又

可见唐宋时期敦煌寒食节节日活动的多样性。
通过寒食座设活动参与人员的规模，可以更为

具体地了解归义军时期寒食节活动的盛大程度，
Дｘ．２１４９Ｖ《戊午年四月廿五日寒食座设付酒历》中

就记载了寒食座设活动中参与人员的情况。 其载：
“左厢弟一兵马使张子千等十五人付了。 弟二除留

通等十五人付了。” ［４］５唐耕耦先生认为该写卷中的

戊午年为公元 ９５８ 年，从写卷记载来看，酒作为供士

兵饮用的节日“特支” ［５］１５２，被较为严格地分发给

了“左厢弟一兵马使张子千” 等 ２５０ 余人。 不过需

要说明的是，Дｘ．２１４９Ｖ 是一个残卷，并没有完整地

记录当时参与人员的情况，就写卷情况推测，该寒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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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设的参与人员当在 ３００ 人以上。 由此可见寒食节

受欢迎之程度以及相关活动规模之大。 Ｐ ３５０１Ｖ
《后周显德五年 （公元 ９５８ 年） 押衙安员进等牒

（稿）》中《莫高乡百姓菜员深》条载：“四月中间寒

食座，勾当肉司翟都衙，应有官人著行立配者，须饭

有工课。” ［６］３０３这表明敦煌当地的官僚阶层会和当

地百姓一起参与到寒食节活动之中，进一步说明了

寒食节在敦煌的流行。
此外，从敦煌蒙书、敦煌类书、敦煌书仪等“民

间材料”中，也可发现敦煌地区寒食节的相关记载。
如 Ｐ ２７２１ 等十余个写卷内容为《杂抄》，又被称为

《珠玉抄》 《益智文》 《随身宝》，是一般庶民使用的

抄 撮 日 常 知 识 和 基 本 学 养 的 通 俗 读

物［７］１８１－１８２，１７２，是当地知识传授的重要资料和教

材，其中就保存了关于寒食节起源的记载。 “寒食

断火何谓？ 昔芥（介）之推在覆釜山中，被晋文公所

烧，文 公 收 葬， 故 断 火， 于 今 不 绝。” ［７］１７２ 再 如

Ｓ ２２００ 等卷号《新集吉凶书仪》出自晚唐敦煌河西

节度掌书记张敖之手，是当地官员编纂的应用范文，
是时人开展交往活动的缩影，其中保存了六条“节
日相迎书”，分别为《寒食相迎书》 《岁日相迎书》
《社日相迎书》 《端午相迎书》 《重阳相迎书》和《冬
至日相迎书》，将寒食与岁日、冬至等节日并列，可
见寒食节为时人所重，亦说明其在敦煌地区十分流

行。 这些材料均可表明寒食节在敦煌的赓延与发

展，这为敦煌佛教寺院相关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文化

基础。

二、敦煌佛教界举行的寒食节活动

据敦煌文献记载，寒食节在佛教界备受欢迎，佛
教寺院、僧侣广泛而深入开展了诸多寒食节活动。
为便于后文讨论，我们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并胪列

于后。
１．给假三日

寒食节期间，敦煌佛教寺院给恩子、硙户、酒户

等“属民”三日假。 寒食放假本为官员的休沐、假期

制度，随着寒食节俗的发展，给假的群体范围有所扩

大，敦煌文献就有寒食期间佛教寺院给属民放假的

情形。 如 Ｐ ２８３８ 号中《唐中和四年（公元 ８８４ 年）
诸色斛斗入破历算会牒残卷》所载：“缘寒食，一季

硙不行，徒众矜放，麦九硕、粟四硕。 麦两石、粟八

斗，烟火价用。” ［２］３２６姜伯勤先生指出其中“矜放”

指矜免或放免，文中指免交的部分，用于支出账目中

的冲销［８］２０２。 不过我们从 “缘寒食……徒众矜

放”，可知因为寒食的缘故，寺院的硙停业了一段时

间，即“缘寒食，一季硙不行”，因而，可以推测寺院

很可能会因为寒食节，给其所管属民放假。 至于敦

煌佛教寺院寒食给假的时长，应为三天。
自唐玄宗时期将寒食节编入礼典始，朝廷就制

定了寒食期间给官员放假四天的制度，随着世人对

寒食节越来越重视，放假时长也从四天增加到七

天［９］ 。 不过，从具体执行来看，寒食节更多的是放

假三天。 Ｓ １１５６《光启三年（公元 ８８７ 年）沙州进奏

院上本使状》载：“四日驾入。 五日遇□（寒）食，至
八日假开，遣参宰相长官军容。” ［４］３７０－３７１所记即为

放假三天的情形，寺院放假当与此保持一致。 此外，
尽管寒食的假期较长，但唐宋时期寒食节节期及吃

寒食的习俗，往往只有三天。 如圆仁《入唐求法巡

礼行记》所记开成四年（８３９ 年），“二月十四、十五、
十六日，此三个日是寒食之日。 此三日天下不出烟，
总吃寒食” ［１０］１１０。 通过圆仁的记载，可见寒食的时

间为“三个日”。 敦煌文献 Ｓ ２２００《新集吉凶书仪》
中《寒食相迎书》亦载：“时候花新，春阳满路，节冬

寒食，冷饭三晨（辰）。” ［１１］２７４－２７５可知此时敦煌地

区同样具有“冷饭三辰”的风俗，故其节期也应为三

天。 唐代法令中规定寒食期间给仆隶放假时长亦为

三天，寺院属民当在此列。 《唐六典》卷六《尚书刑

部》 载： “官户、 奴婢， 元日、 冬至、 寒食， 放三日

假。” ［１２］寺院的属民带有仆隶的性质，因而这一规

定，当会影响寺院寒食节放假的决定。 如圆仁所记

会昌二年（８４２ 年）的见闻：“二月十七日，寒食节。
前后一日，都三日暇。 家家拜墓。” ［１０］３８７ 其中的

“都三日暇”，很可能是官寺执行律典中寒食放假规

定的情形。
２．发放节料

寒食放假为寺院属民开展节日活动提供了时间

保证，节料则为他们提供了物质保障。 伯希和藏语

文献 １０８８（Ａ）中“赵小君作贾寒食令麦四斗，堆地

人粮食令麦粟三斗半” ［６］４１３，记载了有人因寒食节

的缘故借贷粮食，足以说明当时有些民众的资产不

足以支付节日开支。 敦煌佛教寺院会在寒食节向依

附于他们的恩子、酒户等属民发放节料，这类记载多

见于敦煌文献。 诸如 Ｐ ２０４９Ｖ：“面一斗，寒食与恩

子 用。” ［２］３８４ Ｐ ４９０７： “ 曹 家 兄 弟 寒 食 粟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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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 ［２］２０５Ｐ ２０３２Ｖ：“面一斗，支与恩子寒食节料

用。” “ 面 一 斗， 寒 食 支 与 恩 子 用。” ［２］５０１，５０８

Ｐ ２０４０Ｖ： “ 面 一 斗， 寒 食 与 恩 子 用。” ［２］４０２

Ｐ ３２３４Ｖ：“面三斗，寒食付恩子用。” ［２］４４９ Ｐ ４９０６：
“油一升，与酒户安富子寒食节料用。” ［２］２３３不过需

要指出的是，除 Ｐ ２０３２Ｖ 和 Ｐ ４９０６ 明确提及“寒食

节料用”，其余各卷号并无确载。 特别是寒食期间

向“恩子”支付面、粟的问题，有学者认为恩子是“僧
奴”的美称，寺院会为他们提供物质需求，并且“每
逢‘节岁’还有额外的补贴，主要以粮食作物为主”，
将恩子因寒食节所获面、粟之类的物品认为是一种

额外补贴［１３］ 。 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 寒

食节寺院向属民发放物品的性质，我们可以参考圆

仁的相关记载。 “筑台夫每日三千官健，寒食之节，
不蒙放出，怨恨把器伏。 三千人一时衔声。 皇帝惊

怕，每人赐三匹绢，放三日暇。” ［１０］４４６其中的绢虽是

皇帝迫于无奈进行的赏赐，但也说明了此种节料更

具有赏赐的文化意涵。 另外，就《唐会要》“追赏”和
“节日”条及《唐六典》“内外官吏则有假宁之节”条
之内容，唐中央政权对节日期间的节料、节物、设宴

均有规定，节料在彼时十分多见，并普遍带有“赏赐

性”。 因此，敦煌寺院在寒食期间向其属民发放的

物品，是带有赏赐性质的节料，而非额外补贴。
３．祭拜往生大德、修整墓园

唐玄宗开元年间，对“寒食上墓”这一民俗进行

了“官方认证”，“编入五礼，永为恒式” ［１４］ 。 自此

之后，寒食上墓习俗传播更为广泛，发展成为唐代最

有特色的寒食节俗。 朱红在《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

研究》一文中说：“在各岁时类书中，对于寒食节俗

的记载，颇为丰富。” “在相关节俗中，上墓拜扫，是
唐代寒食的节日习俗中最具特色的部分。” ［１５］正是

受到了世俗大众寒食上墓拜扫的影响，祭拜、修园一

度成为唐宋时期敦煌佛教界寒食节俗行事中最受关

注和欢迎的活动。 在敦煌寺院账目里关于寒食节的

记载中，“寒食造食祭拜用” “卧酒寒食祭拜及修园

用”之类的内容十分丰富。 如 Ｐ ３４９０：“油二胜寒食

拜［祭］及堆园用。” “面三斗五胜寒食祭拜堆园等

用。 面一斗垒园墙僧食用。” ［２］１８６，１８９Ｐ ２０４９Ｖ：“粟
一硕四斗，卧酒寒食祭拜及修园用。”“油二胜，寒食

祭拜和尚及众僧修园用。”“面七斗，寒食祭拜和尚，
及第二日修园众僧食用。” “粟七斗，寒食祭拜初交

库日众僧酤酒用；粟七斗，二日交库众僧酤酒用。”

“ 油 三 胜， 寒 食 祭 拜 及 初 日 交 库 僧 食

用。” ［２］３５８，３６０，３６２，３７８，３８１Ｐ ２８７７Ｖ：“寒食下园造作

油半升。” ［２］１２４Ｐ ２０３２Ｖ：“粟七斗卧酒，寒食祭拜及

第二日园内造作，众僧食用。” ［２］４６２Ｐ ２０４０Ｖ：“粟七

斗，寒食卧酒祭拜及第二日众僧底生地畔用。” “油
二胜八合，造寒食祭拜盘用。” ［２］４１６，４１８ Ｐ ３２３４Ｖ：
“面九斗五升，造寒食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

弥用。” ［２］４４６Ｐ ３７６３Ｖ：“粟三斗五升卧酒，寒食祭拜

用。” ［２］５１７Ｐ ２７７６：“面一斗五胜寒食蒸饼饼垒园角

及硙面沙弥等用。” ［２］５４４Ｓ ４６４２Ｖ：“面五斗五胜，寒
食造食祭拜用。” ［２］５５０

可以想见，敦煌佛教僧侣的寒食祭拜大有“持
酒食祭墓”之势。 不过，与世俗社会不同，敦煌寺院

中僧侣寒食所行之祭拜和修园活动，有其自身特色。
首先，僧侣们祭拜的对象与世俗大众有所不同。

关于唐宋时期敦煌世俗大众举行寒食节活动的缘

由，我们可以通过《新集吉凶书仪》中的《寒食相迎

书》加以推测。 其载：“时候花新，春阳满路，节冬寒

食，冷饭三晨，为古人之绝烟，除盛夏之温气。 空赍

渌醑，野外散烦， 伏惟同飨先灵。 状至， 幸垂降

赴。” ［１１］２７４－２７５从中可以看出，此时的世俗民众举

办寒食节的主要目的有三：第一，遵从旧俗、适时调

适生活，即所谓“为古人之绝烟，除盛夏之温气”；第
二，朋友相邀、交游；第三，纪念祖先亡灵，即“野外

散烦，伏惟同飨先灵”。 由此可知，寒食期间世俗大

众祭拜的对象为自己的祖先亡灵。 不过佛教僧尼为

出家之人，在寺院之中祭拜祖先亡灵的可能性不大。
实际上，我们从“寒食祭拜和尚”之类的记载可以得

知，敦煌寺院僧侣寒食祭拜的对象应是故去的高僧

大德［１６］７４。 也有学者依据 Ｐ ２７２１ 中“寒食断火何

谓？ 昔介之推在覆釜山中，被晋文公所烧，文公收

葬，故断火，于今不绝”的记载，提出：“有些寺院的

祭拜的对象应当也有‘介子推’才对。” ［１７］３８２不过，
从节日的发展历程观之，自唐玄宗时起，寒食节纪念

介子推的习俗，渐为“追念先祖” “用展孝思”所取

代。 因而，晚唐至宋朝初期，敦煌佛教僧侣几无可能

将介子推作为寒食祭拜对象，而只可能是往生的高

僧大德，祭拜过程中可能还会回向僧徒及信众的七

世父母，这是世俗大众寒食墓祭、祭拜先祖礼俗在佛

教界的衍生。 其次，敦煌佛教寺院“修园”当为对墓

园的修整，是具有仪式性的纪念活动。 通过对敦煌

文献的梳理可以发现，修园不仅仅只是在寒食节期

０２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间，而是敦煌佛教寺院的常见活动。 对此，郑炳林先

生在《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中就指出：“晚
唐五代宋初敦煌的园囿经济是归义军时期敦煌不可

忽视的经济形式之一。”“归义军时期几乎每个寺院

都有园囿，作为寺院食用蔬菜瓜果的主要生产

地。” ［１８］郑炳林先生还利用大量的敦煌文献，对写

卷中出现的修园、堆园、垒园等进行了考证，并指出

这些行为是敦煌寺院园囿的日常管理工作。 那么，
敦煌寺院寒食修园的活动，是僧侣对寺院园囿的一

次整修，还是具有其他性质呢？ 谭蝉雪先生对这一

问题进行过论析：“寺院支出面、油、粟等，制供品、
设祭拜盘，并买纸作楮钱，祭拜的对象是和尚，即已

故的大德高僧，在墓塔前进行。” “僧人在节日期间

可以饮酒欢度，还有修园活动，把墓园进行一次清

理。” ［１６］７４－７５其实，通过“寒食祭拜及修园用” “寒
食祭拜堆园等用”之类的记载，可以发现寒食期间

的修园活动和祭拜活动，是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前

后有序、紧密相连的活动，二者是寺院寒食节俗活动

的有机组成。 从而，我们认为寒食期间寺院僧众的

修园活动，具有特殊的礼仪性、纪念性，并非园囿的

一般管理工作，是对墓园的修整。
４．造“寒食”、宴饮、交游

为了能在禁火的情况下度过寒食节，寺院还需

要准备“寒食”。 提及此就必须要谈到寺院寒食节

造食的活动，该活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造祭拜

盘用以祭祀高僧大德，其二制作节日食物用充“寒
食”。 关于第一种造食，我们在寒食祭拜活动的相

关材料中可以较为直观地感知，兹不赘言。 第二种

造食，由于寒食节禁火，则需要制作干粮、冷饭等

“寒食”，用以度过寒食节。 陆翙《邺中记》载：“并州

俗，冬至后百五日，为介子推断火，冷食三日，作干

粥，今之糗是也。” ［１９］ “寒食”成为寒食节的应节食

物，造作和食用“寒食”变成了世俗风尚。 圆仁就记

载寒食节期间吃冷食的情况，其言“此三日天下不

出烟，总吃寒食” ［１０］１１０。 敦煌佛教寺院亦如此，
Ｐ ２８３８ 中“缘寒食”，“麦两石、粟八斗，烟火价用”
就是寺院寒食节准备熟食的记载。 当然“烟火”的

含义很多，之所以指熟食，是因为从语句来看，文中

的“烟火”似无烟花爆竹、燃料的可能，而只可能指

另外两层含义：其一，指祭祀祖先、礼拜神佛所用的

香火，如唐代李绅《忆登栖霞寺峰》诗“香印烟火息，
法堂钟磬余”中的烟火，就是这个含义；其二，指寒

食期间所食用的冷饭、熟食，这与“不食人间烟火”
中烟火的意思相同。 实际上，“烟火”一词在敦煌文

献中较为多见，如 Ｓ ６７８１《丁丑年正月十一日北梁

户张贤君课应见纳及沿梁破余抄录》记载了张贤君

纳油的账目，其中记有“（纳油）一斗充亥年烟火价

用”“又二斗充子年烟火价用”，姜伯勤先生指出此

处的“烟火价用”是“设备及生产、维修费用”的一

种［８］２０９，而“烟火”明显表饮食之属性。 因此，我们

认为寒食期间寺院属民所涉“烟火”，应该是熟食的

意思。 由此可知，寺院也会因为寒食节的缘故筹备

熟食，进而合乎“冷饭三辰”的寒食节节俗。
除了造寒食以应节俗之外，敦煌佛教僧尼还在

节日期间广泛开展宴饮、交游等活动。 通过籍帐中

寺院在寒食期间大量用酒的记载，可以推知佛教僧

众参加宴饮活动的情况。 另外，敦煌文献亦有证据

可直接表明佛教僧侣参与了寒食座设的举办，如
Ｓ １０５３Ｖ 中所载“苏二胜，付心净寒食座用”。 文中

所说“寒食座”，即是在寒食期间组织的宴饮聚会，
而“苏二胜”的作用则有两种可能：其一，心净是该

寺的僧侣，他前往世俗寒食座用了二胜苏；其二，寺
院将二胜苏交给心净，用来筹办寺院的寒食座设。
无论哪种可能，均表明这一时期佛教僧侣参与到了

寒食期间的宴饮活动之中。
唐宋时期，世俗大众在寒食期间一般会互相邀

请，“空赍渌醑，野外散烦”，根据《寒食相迎书》，足
知这类活动的盛行。 与此相类，佛教僧侣在寒食期

间也有交游活动。 不过他们的活动和世俗大众有所

不同，可分为对内交流和对外交流。 所谓对内交流，
是指佛教内部的交流，如 Ｐ ３２３４Ｖ 中所记“油三升

三合，寒食造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弥用”“面
九斗五升，造寒食祭拜盘及第二日看众僧及沙弥

用”，这里的“看”是“招待”的意思［１７］１９２，寒食节期

间寺院支出油、面“看众僧及沙弥”显然是佛教僧众

内部的交流活动。 所谓的对外交流，则是指佛教界

与俗众之间的往来互动，如 Ｐ ３７６３Ｖ 所载：“粟一斗

沽酒，弟子寒食日看康都料用”，此处的“看”指“问
候”“看望” ［５］１５１，这笔账目说明净土寺的僧人在寒

食节看望、问候了康都料。
５．设乐踏歌

敦煌寺院是寒食节设乐踏歌、举办娱乐活动的

场所，Ｓ ３８１《龙兴寺毗沙门天王灵验记》就记载了

敦煌寺院寒食节设乐的情况，其载：“大蕃岁次辛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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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 ８０１ 年），闰二月十五日，因寒食，在城官僚百

姓就龙兴寺设乐。 寺卿张闰子家人圆满，至其日暮

间至寺看设乐。” ［２０］文中所记“设乐”一事系“龙兴

寺为过寒食节而举办的祈赛天王等节庆活动中的具

体内容”，其中天王带有佛教色彩，“寺卿张闰子家

人圆满，至其日暮间至寺中看设乐”则表明了设乐

的娱乐性和世俗性。 再如 Ｓ ４７０５ 某寺《诸色斛斗

破历》中：“寒食踏歌羊价麦九斗，麻四斗”，“又音声

麦粟二斗” ［２］２８９。 如此可见，某寺院在寒食期间举

行踏歌活动的物资消耗情况，这一活动中出现了专

司音乐演奏的“音声”，进一步说明了寺院寒食节活

动的世俗性和娱乐性。
总之，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活动

与俗世无异，甚至在娱乐性上更胜一筹。

三、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活动开展的原因

敦煌佛教界开展的寒食节活动可谓丰富多彩，
且具有浓郁的世俗性和娱乐性，其节庆色彩几与世

俗社会无异。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实与佛教在

中国的发展及中华礼乐文明对佛教的影响有关，亦
与敦煌佛教的社会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亦即是说，
带有超脱性、神圣性的佛教之“信”与世俗社会中中

华传统文化、礼乐文明之“俗”相互融合、因应，是敦

煌佛教寺院寒食节活动开展的因缘。
１．礼“法”相合：佛教开展寒食活动的理论依据

寒食节相关活动十分丰富，寒食上墓这一习俗，
自“隋大业中，洛阳有人姓王”，“寒食日，持酒食祭

墓”始［２１］ ，就在庶民百姓中广为流传，到唐玄宗开

元二十年五月，将寒食上墓 “编入五礼，永为恒

式” ［２２］５１２，“寒食上墓”遂成为寒食节的重要主题

之一。 对于将这一习俗编入礼典的原因，《唐会要》
卷二十三《寒食拜扫》援引开元二十年四月二十四

日唐玄宗的敕说：“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世相传，
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 宜许上

墓，用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撤馔讫，泣辞食余于

他所，不得作乐，仍编入礼典，永为常式。” ［２２］５１２由

此可知，唐玄宗敕许将“寒食上墓”编入礼典时，就
考虑到了“用展孝思”的社会功用，这既符合唐玄宗

对儒家忠孝观的宣扬，又解决了士庶追思先祖但又

“不合庙享”的现实困惑，同时还体现了政府对节日

的认定和调控权，亦为全国各地佛教界开展寒食节

活动做了融通。

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举办祭拜已故高僧大德和

修整墓园的活动，可以看作是“寒食上墓”习俗在佛

教界的投射和演化，也即是佛教界对寒食节“孝”的
思想内涵的接受。 尽管在一些人看来，佛教僧尼出

家有违儒家“孝道观”，但实际上佛教是不排斥孝

的。 南北朝时期佛典和碑刻及铭文中的“七世父

母”题材就已广泛被人接受［２３］ 。 汉译《父母恩难报

经》《佛说孝顺子经》及《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均
以父母恩重、孝养父母为主旨。 此外，很多佛典中也

都能看到佛教对孝的认可与宣扬，如《增壹阿含经》
所载：“闻如是：一时，佛在舍卫国祇树给孤独园。
尔时，世尊告诸比丘：‘教二人作善不可得报恩。 云

何为二？ 所谓父母也。’” “比丘当知，父母恩重”，
“是故， 诸比丘当供养父母， 常当孝顺， 不失时

节” ［２４］ 。 父母恩重，必须供养、孝顺父母。 《大般涅

槃经》则将“供养恭敬礼拜三尊，孝养父母及学大

乘” ［２５］列为佛教的“圣人之法”，《起世经》则说孝

养父母可以获得“增长诸天无量眷属，损减修罗所

有种类” ［２６］３４７的功德。
同时，佛教对不孝的行为是予以严惩的。 如

《中阿含经》所言：“若有众生生于人间，不孝父母”，
“彼因缘此，身坏命终，生阎王境界。 阎王人收送诣

王所，白曰：‘天王，此众生本为人时，不孝父母’”，
“唯愿天王处当其罪” ［２６］５０３。 如果不孝父母，死后

要见阎王，并且阎王和天王共治其罪。 《铁城泥犁

经》更是明确生前不孝父母之人“死即入泥犁，与阎

罗王相见” ［２６］８２７。 佛典中的这类表述为佛教的孝

道主张，提供了佛法依据和理论支持。 由此可知，佛
教不仅不排斥孝道观，还对此大力提倡与宣扬，只是

佛教的“孝”具有“浓重的宗教特点，叙事、陈述方法

或虚幻，或神秘，对不孝之行的惩戒未免有些血淋淋

的” ［２７］ 。 总的来看，从礼乐文明的角度出发，寒食

上墓是“用展孝思”的礼制，亦是统治阶级以孝治国

的体现。 佛教对寒食上墓习俗和孝道观的吸收，有
其佛法依据，符合佛教对孝的主张。 可以说“孝”在
思想上，成为了佛教与儒家的共同基础，因而敦煌佛

教寺院寒食节的祭拜和修园活动，是礼与“法”的

统一。
２．圣俗交融：佛教寺院开展寒食节活动的实践

基础

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给寺院属民放假、发放节

料，僧侣在寺院祭拜大德、修园，节前还要准备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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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见佛教界对世俗社会的节俗、文化、律典的接受。
敦煌僧团还在寒食期间饮酒、交游、在寺院设乐踏

歌，与俗众无异，不见佛教的超然性，但见其入世性。
实际上，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源于敦煌佛教与世俗

社会之间的互相影响与深刻交融，姑且称其为“圣
俗交融”。

首先，从使用性质来看，敦煌佛教寺院既是作为

宗教场所的佛门圣地，又是当地政权接待僧俗官员、
招待往来使节和举办官私活动的重要场所，这为世

俗节日向敦煌佛寺的传播和输入提供了契机，也为

佛教僧众参与世俗事务提供了平台。 其次，就佛教

管理来说，当地政权以任命都僧统、都僧政、都法律

等僧官的方式来管理佛教界，还通过官方政令的方

式来调控佛教寺院举办各种僧俗节日、官私斋会，这
也为寒食节这类传统节日在寺院中的举办提供了机

会。 最后，敦煌僧人的成分及其社会定位，更突显了

敦煌佛教与世俗社会的高度交融，因为在唐宋时期

的敦煌，“僧团存在于一个特殊的社会历史发展阶

段的一个特殊的社会区域，这就决定了它的性

质———社会化的佛教组织：既是佛教团体，又是社会

团体，而且是当时一股必不可少的社会力量” ［２８］ 。
因此，佛教僧团参与、开展寒食节相关活动，是其社

会团体属性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佛教社会化

的体现。 当然，从唐宋之际敦煌社会宗教信仰的形

态来看，佛教深刻影响着敦煌政治、文化、经济等各

个方面。
此外，唐宋之际的寒食节，是带有国家礼制色彩

的官方节日，相关节俗活动的开展实际上是礼制施

行的结果和表现。 而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具有乡

土性的礼俗社会［２９］ 。 唐宋时期的敦煌社会，同样

具有礼俗性，礼制的施行增加了社会的交流和互动，
使敦煌 佛 教 界 处 于 “ 礼 俗 互 动 ” 的 社 会 之 中。
Ｓ ４６４２Ｖ《年代不明（１０ 世纪）某寺诸色斛斗入破历

算会牒残卷》载：“粟一斗，大岁日买纸用。 粟一斗，
寒食买纸用。 粟一斗，五月五日买纸用。 粟一斗，冬
至日买纸用。”“油二胜（升）半，寒食煮油用。 油二

升， 五 月 五 日 造 食 用。 油 三 升， 冬 至 祭 拜

用。” ［２］５４８－５４９，５５３－５５４通过上文记载可知，敦煌的寺

院常在岁时节日期间举行祭拜活动，这是中国传统

的祭祀祖先的礼制活动在佛教界的影响和映射。 可

以说敦煌社会的礼俗性，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敦煌

佛教与世俗社会的交融，为寒食节在佛教界的开展

提供了深厚的社会基础。

结　 语

敦煌佛教寺院寒食节的祭拜活动，是“追念先

祖”“用展孝思”以及“忠孝观”在佛教界的投射，这
也是敦煌佛教界开展寒食节活动的精神本质之所

在。 这一现象的背后蕴含着深层的意蕴：首先，敦煌

佛教在对待父母、祖先的问题上，持感念的心理和尊

崇的态度，在这一点上敦煌佛教与中原礼乐文明体

系是相通的。 其次，作为寒食节核心精神内涵的

“忠孝观”是唐宋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对
于政教相对统一的敦煌地区而言，佛教界表现出了

其“辅政”“敷导民俗”的一面。 最后，从文明交往的

历史轨迹来看，“在地化”和“本土化”是异质文明进

入另一种文明的普遍路径和最终结果。 因而，敦煌

佛教寺院寒食节活动的开展，既是敦煌佛教与中原

传统思想文化脉脉相通的体现，同时也是敦煌佛教

融入中原礼乐文明体系进程的见证，相关研究还有

助于“探查外来文明融入中华礼乐文明体系的路

径” ［３０］ 。

注释

①相关研究可参见裘锡圭：《寒食与改火———介子推焚死传说研

究》，《中国文化》１９９０ 年第 １ 期；陈泳超：《寒食节起因新探》，《晋阳

学刊》１９９１ 年第 ５ 期；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
２００４ 年第 ３ 期；柯昊：《寒食节的礼仪解读》，《史林》２０１８ 年第 ２ 期；
赵玉平：《敦煌写本〈寒食篇〉新论———论唐代的八节、寒食节上墓、
芳菲节和寒食节假日》，《出土文献研究》第 １９ 辑，中西书局，２０２０ 年

等。

参考文献

［１］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

域文献：第 ２６ 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７４．
［２］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３ 辑［Ｍ］．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
［３］施萍婷．敦煌石窟与文献研究［Ｍ］．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２４６．
［４］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４ 辑［Ｍ］．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
［５］施萍婷．本所藏《酒帐》研究［Ｊ］ ．敦煌研究，１９８３（１） ．
［６］唐耕耦，陆宏基．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第 ２ 辑［Ｍ］．北京：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１９９０．
［７］郑阿财，朱凤玉．敦煌蒙书研究［Ｍ］．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２００２．
［８］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度［Ｍ］．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１．
［９］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Ｍ］．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２１６．

３２１

四海同寒食：唐宋时期敦煌佛教寺院中的寒食节



［１０］白化文，李鼎霞，徐德楠．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Ｍ］北京：中华

书局，２０１９．
［１１］郝春文．英藏敦煌社会历史文献释录：第 １１ 卷［Ｍ］．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４．
［１２］李林甫，等．唐六典［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１９４．
［１３］黄英．敦煌寺院籍帐类文书所见“恩子”考［ Ｊ］ ．求索，２００７（１１）：

１７９．
［１４］刘昫．旧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７３．
［１５］朱红．唐代节日民俗与文学研究［Ｄ］．上海：复旦大学，２００２：２３．
［１６］谭蝉雪．敦煌民俗———丝路明珠传风情［Ｍ］．兰州：甘肃教育出

版社，２００６．
［１７］高启安．唐五代敦煌饮食文化研究［Ｍ］．北京：民族出版社，２００４．
［１８］郑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园囿经济研究［Ｊ］ ．敦煌学辑刊，１９９７（１）：

２４，２６．
［１９］欧阳询．艺文类聚［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６２．
［２０］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录并研究［Ｍ］．兰州：甘肃人民出

版社，２００９：３５８－３５９．

［２１］周叔迦，苏晋仁．法苑珠林校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３：１７２３．
［２２］王溥．唐会要［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６．
［２３］喻静．“七世父母”与庶民之祭［Ｊ］ ．中华文化论坛，２０２０（５）：９５．
［２４］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２ 册［Ｍ］．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７３：６０１．
［２５］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１２ 册［Ｍ］．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７３：４１３．
［２６］大正新修大藏经：第 １ 册［Ｍ］．台北：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

１９７３．
［２７］ 骆明．历代孝行类编·兴孝篇［Ｍ］．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２０１６：３３５．
［２８］马德．９、１０ 世纪敦煌僧团的社会活动及其意义［ Ｊ］ ．法源，１９９９

（１７）：１２１．
［２９］费孝通．乡土中国［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８：５８－６５．
［３０］朱国立．唐宋敦煌节日研究的价值与意义［Ｊ］ ．敦煌学辑刊，２０２０

（４）：１７５．

Ｔｈｅ Ｗｈｏｌｅ Ｗｏｒｌｄ Ｃｅｌｅｂｒａｔｅｄ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Ｃｏｌｄ－ｆｏｏ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ｆｏｏ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ｏｆ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Ｍｏｎａｓｔｅｒ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ａｎｇ ａｎｄ Ｓｏ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Ｌｉｕ Ｑｕａｎｂｏ　 　 　 Ｚｈｕ Ｇｕｏｌ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ｆｏｏ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ｓ ｇａｖｅ ｈｏｌｉｄａｙｓ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ｅ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

ａｌｓ， ａｎｄ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ｓｗｅｅｐ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ｏｍｂｓ， ｒｅｐａｉｒｅｄ ｇａｒｄｅｎｓ， ａｔｔｅｎｄ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ｐａｉｄ ｖｉｓｉｔｓ． Ｔｈｅ ｆｅｓｔｉ⁃
ｖａｌ 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ｗａｓ ａｌｍｏｓ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ｏ ｔｈａ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ｓ ｉｓ ｋｎｏｗ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ｈａｄ ｉｔｓ ｏｗｎ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ｒｅ⁃
ｔｒｅ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ｓｅｃｕｌａｒ ｗｏｒｌｄ，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Ｃｏｌｄ－ｆｏｏ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ｆｏｃｕｓｅｄ ｏｎ ｃｏｍｍｅｍｏｒａｔｉｎｇ ａｎｃｅｓｔｏｒｓ ａｎｄ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ｎｇ ｆｉｌｉａｌ ｐｉｅｔｙ． Ｔｈｅ ａｃｔｉｖ⁃
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ｌｄ－ｆｏｏ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ｉ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ｔｅｍｐｌｅｓ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ｃｏｎｎ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 ａｍｏｎｇ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ｃｌａｓｓｉｃ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ｓ，
Ｂｕｄｄｈｉｓｔ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 ａｎｄ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ｓｈｏｗ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ｎ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ｔｏ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ｉｔｕａｌ－ｍｕｓｉｃａｌ ｃｉｖ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ｕｎｈｕａｎｇ； Ｃｏｌｄ－ｆｏｏｄ Ｆｅｓｔｉｖａｌ； Ｂｕｄｄｈｉｓｍ

责任编辑：王　 轲

４２１

中州学刊 ２０２２ 年第 ７ 期


